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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小说的演进，往深里说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，这多少有点像生物基因的延续，若非恰遇重大历
史转折——类似于基因突变——一般来说是不会因年度的不同而有太多变化的。
然而正如人类赋予了无始无终的宇宙以时间一样，我们也会以年为季，去检视这一年里中国小说的收
获。
　　话语流变一直以来都是我观察小说的一个独特视角。
回顾百年间中国小说话语的流变，其中具有正面价值的突变，多缘于话语资源的匮乏，而亟需引入新
的资源来破解已是陈腐不堪的陈词滥调。
从形式的角度讲，这叫“陌生化”，从内容的角度讲，人们早已有了个耳熟能详的词，叫“思想解放
”。
其实这二者是一回事，没有新话语的“新思想”是不可想象的。
像“新文化运动”的白话小说，绝不是文言和白话孰优孰劣的问题，而是对“载”于古老修辞方式中
的“道”的清算；“新时期”后的各种“现代派小说”，也不仅仅是“形式探索”，而是在文革后的
话语荒原上，对新资源的开发。
这就是话语流变，这就是小说演进深层的话语旋涡。
　　而现时话语的特点，是“流”大于“变”。
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个话语恶补的时期，90年代是个消化吸收的时期，那么现在就是个沉淀和酝酿
的时期。
惜日的先锋，早已放下了高蹈的姿态，惟留下些优雅的余韵。
因为“恶补”已成过去，当各类的“叙事圈套”都已不再新鲜时，今日先锋更需要的是植根于母语的
话语创新。
那些曾伴随着媒体炒作而喧嚣一时的另类“美女”，也纷纷卸妆，或谢幕退场，或洗去铅华淡妆相见
。
从前些年开始，中篇小说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话语相对稳定的阶段。
　　2006年的小说，仍是05年小说的延续和发展，平顺而自然，不存在基因突变，一切都显得那么水
到渠成波澜不惊。
05年里有着不俗成绩的一些作家，如严歌苓、须一瓜、王松、陈应松、杨少衡、叶舟、李冯、迟子建
、王祥夫、罗伟章、夏天敏、胡学文、孙惠芬⋯⋯也依然是06年度的主力，而另一些实力派如苏童、
范小青、李锐等则继续在短篇地带称雄。
新旧面孔间的替换，在06年里并不显眼。
大多数作家的姿态是守护式的，既是种调整，也是某种意义上的蓄势待发。
严歌苓没能续演《吴川是个黄女孩》那样的杰作，杨少衡的新作也没有超越他的标志性作品《林老板
的枪》。
而另一些作家则确实在06年里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，如王松的《双驴记》、须一瓜的《回忆一个陌生
的城市》。
另外如叶舟的《目击》、胡学文的《命案高悬》、马秋芬的《蚂蚁上树》以及魏微的《家道》、阿宁
的《假牙》、迟子建的《第三地晚餐》、王祥夫的《尖叫》等，也都令人刮目相看。
虽然这么多的小说无法全部选入，但在06年的中篇小说中，都是绝对值得一提的。
　　与05年的小说一脉相承，“底层叙事”也仍是06年小说中的一个关注点。
这实际上已给我们的理论和批评提出了新的挑战。
如果仍以过去那种诸如“问题小说”、“干预生活”等等陈旧的模式解读之，是有将小说重又沦为“
宣传工具”的危险的。
可以说，意识到小说的“文本性”，是中国小说自20世纪末以来的一大进步。
　　一面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，一面是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，小说之所以成为小说的“文本性
”，究竟谁主谁从，孰重孰轻？
这个困扰了中国文学近一个世纪的有关“内容与形式”的老问题，如今又鬼打墙般地横在了我们面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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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那些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的批评家，在捍卫了良心的同时，也容易给文学加上过多的负荷，使其重返
“载道”的怪圈。
我个人以为，这首先是个理论上的问题，理论上不能有所突破，批评就不可避免地会夹杂太多的盲目
和随意。
可以说，整个20世纪，中国文论都没能很好地解决有关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问题，这与中国文论始
终缺乏对文学话语的深入研究有关。
其实，在话语的深层，内容与形式是可以超越简单的二元对立的，因为内容的深层就是形式，而形式
的深层则是内容。
当某种看似绝对“正确”的“内容”成为不可追问不容质疑的“超隐喻”时，其失败的不仅是形式，
而且也是内容。
因为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，这都是“陈词滥调”。
　　我们对“底层”的关注，也应是立足于诗学层面上的，既要关注“底层”，更需关注“底层如何
文学”。
如果因“底层”而忘了“文学”，那就会既误了“文学”也误了“底层”。
　　米兰·昆德拉曾引用奥地利作家赫尔曼·布洛赫的一句话告诉我们：“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
东西，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。
”　　那么，什么才是小说的“发现”呢？
　　小说的发现，恰恰在于它对生活中那些被遮蔽，被扭曲，被消音了的“声音”的感知和发现。
无论其是对人性，对罪恶，对平庸，对记忆，对潜意识，对梦想，还是对“底层”的发现。
我以为，“发现”所给予小说的不仅是“内容”，更是“形式”，因为“发现”其本身就是一种“陌
生化“，一种反“俗套”，就是对陈词滥调的刷新乃至颠覆。
　　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小说对于“底层”的发现，其旨亦不应仅是大讲“悲情故事”，更不是要
“开药方”，而是去发现那些我们平时往往会视而不见的，湮没于“黑压压一片”之中的生动面孔，
发现他们不同的生存状态与悲欢离合，发现他们那内在的也是常遭忽视的人的尊严，让我们看到掩藏
在喧嚣与繁华之后的另一番景象。
“底层叙述”要绝对警惕的是不能走向极端，走向狭隘和仇富；相反地，“底层叙述”应营造和谐与
公正，让社会各阶层间多一些理解和沟通，让不同的“社会方言”能平等对话良性互动⋯⋯小说是在
讲故事，但又不仅仅是讲故事。
它穿越人类的经验、情感、记忆、想象以及梦与潜意识，一路向我们走来⋯⋯而一篇好小说最终将抵
达的，是灵魂。
　　在众多的“底层叙述”中，葛水平的《守望》给我的印象颇深。
《守望》并没有一味地在“苦情戏”上做文章，而是以特有的女性视角，“平静”地讲述了一个叫米
秋水的乡村女子的心路历程。
女性主义理论家朱迪丝·巴特勒在其名著《性别的烦恼：女性主义与身份颠覆》中，成功地揭示了性
别话语对女性身份认同的“述行”作用。
通俗点说，也就是讲女性之所以成为“女性”，并不全然是先天的和自然的，而是被性别话语“调教
”成现在这个样子的。
再看小说《守望》中的米秋水，在这个女人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已不仅是“性别”（男/女）身份对她
的“塑造”，而更有城/乡身份对她的“述行”。
她的身份已不仅仅是个女人，而且还须再加上个定语，她是个乡下女人。
　　“乡下女人”的身份认同，在米秋水身上完成得中规中矩：勤劳、善良、简朴、诚实、柔顺⋯⋯
然而她的这种传统“乡下女人”的身份，在今天的“语境”中，是注定会陷入危机的。
果然，“五号病”（口蹄疫）就来了，猪被烧光了，连最简单的生存也维持不下去了，于是一家人进
了城，于是，一个“乡下女人”与“城市”的对话和冲突，也正式地开始了。
　　这篇小说最为不落俗套之处是结尾，米秋水的死，并非缘于常人已惯于想象的那种社会下层间的
“凶杀”，而是误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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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切地说，是缘于另一“乡下男人”由性苦闷而致性无能的慌乱中的误杀。
杀人者与被杀者都是无辜的。
而这一切，在一位向往田园生活的都市画家的眼中，竟又成了一幅美丽的风景⋯⋯　　小说极其平静
的叙事，与其非同凡响的意指间，构成了极大的张力，从而摆脱了一般“底层叙事”的粗糙和雷同。
　　与葛水平的“平静”不同，陈应松的小说则是一点都不平静的。
陈应松的叙述话语，有如火山口中喷发出来的岩浆，浑浊、浓稠、莽撞、肆意、喷薄⋯⋯但却热力逼
人。
我一向是个极为冷静的阅读者，但在初读他的《太平狗》、《火烧云》时，还是一没留神让他给“烫
”着了。
英国女作家吴尔芙在谈俄国文学时说：“朴素，不加雕饰，认为在这个充满苦难的世界上，我们的首
要任务是理解我们苦难的同伴，‘不要用头脑去同情——因为用头脑是容易的，要用心灵去同情’—
—这就是笼罩在全部俄国文学上的云霭⋯⋯”我读陈应松小说时的感受，应该与吴尔芙读俄国文学时
的感受是相似的——不用头脑去同情，而要用心灵去同情——同样也是笼罩在陈应松“神农架系列”
小说上的云霭。
　　《太平狗》和《火烧云》，都是2005年发表的作品，就不多提了，好在《吼秋》是发表在2006年
的。
《吼秋》基本上还是《太平狗》和《火烧云》的继续，但没有像《太平狗》那样把“城”与“乡”写
成了绝对的二元对立，而是写了一个天灾与人祸的故事。
小说里的“人祸”，颇有些像聊斋故事中《促织》的现代版。
小说的主人公是先知兼蛐蛐大王毛十三，他的先知本能一再地遭受打击迫害，而他捉蛐蛐的技艺却备
受官员们的赏识⋯⋯小说的结尾自然是山崩地裂玉石俱焚，其恐怖的场景恰似美国拍的灾难大片。
　　陈应松的小说，优长与缺失都十分明显，你很轻易地就能指出他小说中某处作者意图太过明显了
，某处太如何如何了等等，但他的优长却又是一般作家所难以企及的。
陈应松的叙述是不平滑的，也是不透明的。
小说的故事推进，总让我联想到那没有轮子的木爬犁，在路表粗砺的乡村土道上前行。
他那如咒语般能搅动灵魂的语言，如细加分析，就能发现其中有很多奥妙。
你会发现叙述的焦点在短短的几个语句中，都往往会有极快速的变换，“自由直接引语”与“自由间
接引语”更是频繁但却又极其自然地穿插其间。
他的语句七绕八绕枝杈横生，绝不流畅，绝不润滑，这就使得你的目光很难快速地从字面上滑过去，
而不得不跟着他转，转进了小说人物的灵魂，也转进了山野大地的灵魂。
他文字间的组合关系，多是断断续续，疙疙瘩瘩，没头没脑的，很难抻成一条直线——那是种不以脑
中的“逻各斯”为轨迹，而以心灵感受为中心的转喻方式。
所以他的文字特别具有激荡心灵的效果，以致你还没来得及弄清他的门径，就已经被他给熔化了。
还是那句话，他的小说不是写给大脑的，而是写给心灵的。
　　如果说“底层叙事”是对于“底层”的发现，那么王松的《双驴记》则是对于记忆的发现。
他的几篇力作全部来自于记忆深处的打捞，尤其是对早年知青岁月的钩沉。
记忆与小说，是天然地有着血缘关系的至亲，因为记忆和故事之间在叙述结构上是有着深层联系的，
人在回忆其经历时，最基本的话语方式就是讲故事。
当然，小说又不同于记忆，因为小说不是有一说一的回忆录。
小说是对记忆的发现和照临，是对记忆的改写和重组，是对记忆最大程度的“文本化”。
用王松自己的话说，就是让小说从记忆的领地上“飞起来”。
　　《双驴记》是王松继《红汞》、《红莓花儿开》和《红风筝》之后，在小说写作上达到的一个新
高度。
故事依然是他所擅长的复仇故事，但复仇的“参动者”，却由人变成了驴——两头比人更狡黠且被打
上了“阶级烙印”的驴。
王松笔下的复仇者，一般都是身处社会下层的边缘人，而其复仇的方式，则又常常是出人意料匪夷所
思的，其中充满着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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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双驴记》里的两头驴，不是边缘者，而是落难者。
它们“祖上”原是地主家的坐骑，本有着高贵的出身与血统，但到了文革时，却由于“成分”不好，
而被排在了“黑五类”之后，成为黑六和黑七。
驴被打上了“阶级烙印”，这故事也就更加的耐人寻味了。
《双驴记》因此而构成了一个隐喻系统，为读者的多重阐释提供了潜在的文本空间。
在《双驴记》中，有关驴腿上腋窝的知识，会笑的驴眼，自焚的壮烈等细节十分精到，这些充满了智
慧与想象的细节，正是支撑着他飞翔式叙述的起落架。
　　与《双驴记》相映成趣的是乔叶的《锈锄头》，因为这也是一篇与知青记忆有关的小说。
不同的是，王松本人就曾是知青，他的记忆主要来自个人记忆，而出生于70后的乔叶并没有亲历过知
青生活，她的记忆则来源于社会的集体记忆。
在传媒高度发达的今天，有关知青的记忆早已经呈现出某种复合式的新记忆特征。
越来越多的“经传媒”性的知青记忆，已与亲历性的知青记忆，构成了对话和互动。
　　《锈锄头》中知青出身的成功人士李忠民，有着浓重的“经传媒”性身影：下乡-返城-奋斗-成
功-怀旧-回乡凭吊⋯⋯这已是从小说里，从电视剧里，从网络里，以及从豪宅和豪车走出来的成功型
老知青们所共有的人生轨迹，从这个角度说，李忠民不是单数的，而是复数的。
如果说亲历性的知青记忆，是王松营造细节和想象的源泉，那么“经传媒”性的有关知青的集体记忆
，则只是乔叶小说的一个“相关文本”和符码化了的背景装饰，就如同那把挂在豪宅里的生了锈而又
刷了漆的“锈锄头”。
　　好在乔叶的《锈锄头》并不是真的要写当年的知青生活，而是在写遥远的乡村记忆，与当下乡村
现实的对话。
而这种对话又是颠覆的和讽喻的，像是“叶公好龙”故事的知青版。
　　这篇小说的高潮和华彩，就是小说结尾处的那一锄头。
我在读这篇小说时，一直都在替作者捏着一把汗，生怕乔叶一时糊涂，让李忠民和石二宝最终理解万
岁握手言欢尽弃前嫌⋯⋯因为那样一来这篇小说将前功尽弃点金成石。
——作家写一篇好小说不易，阅读者发现一篇好小说也不易呀！
好在乔叶不负所望，最后的那一锄头一锤定音，赋予了整篇小说极大的张力，让原先埋藏在小说肌理
中的筋脉一下子都绷了起来，凝聚起极具力道的势能。
　　乔叶在06年还有一篇备受称赞的颇具女性主义倾向的小说《打火机》，但《锈锄头》里的那一锄
头，让我觉得它比《打火机》更具小说的“文本性”。
另外，有关记忆与想象的问题，也更发人深思。
李忠民收藏那把锄头，有多少是出自他的个人记忆？
集体记忆又对他个人的记忆进行了怎样的改写？
又是什么在主导着集体记忆的生成和重构，生产和消费？
小说中除了关于知青的想象外，还有关于“富人”的想象，读起来很搞笑。
叙述者一“秀”再“秀”的那个可以显示富人身份的POLO拉杆箱，真正的富人其实大多都会对它不
屑一顾；那个在农民石二宝眼中“飘飘欲仙”的“玉仙牌”床垫，在睡“海丝腾”、“邓禄普”、“
金可儿”的人们看来，岂不就是土炕？
如以解构主义的眼光自边缘切入，一切又成了水中月镜中花。
可见“发现”其实是很不容易的，“发现”与“遮蔽”往往是孪生的。
　　而叶舟的小说《目击》，其实正是篇很“解构”的小说。
叶舟是个很讲究叙事的作家，他去年有个短篇叫《1974年的婚礼》给我的印象就很深。
《目击》以李小果、李佛、王力可等人物的不同视角去进行多角度的叙述，营造出了种扑朔迷离的效
果。
而王力可为了替亡夫查找肇事逃逸的凶手，竟不惜每夜长跪街头，苦苦守侯那个神秘的也是惟一的现
场目击者。
这一举动感动了很多人，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这读解为对爱情的坚贞，读解为现代恩爱夫妻的珍贵范本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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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小果更是由此而反观自我，在陪跪的一个个寒夜里，洗心革面净化灵魂⋯⋯然而，由她们以巨大痛
苦最终催逼出来的“真相”，却没有到达她们那里，而是极其轻易地被凑巧拿起话筒的浪荡子李佛听
了个正着——王力可的丈夫其实是死于偷情，他的情人就是那车祸现场的惟一目击者。
一个有关爱情与美满婚姻的神话，就这样地被颠覆了。
建构着神话的人，尚不知自己其实正是悲剧中的主角。
略显遗憾的是，小说略显铺张的多角度叙述与最后抖开的“包袱”之间，似有头重脚轻之嫌，且有些
简单和直白。
如能在“真相”与二李的私情、王力可“钢筋”般的“硬”与肖依的“冷”之间，再做一番微妙功夫
，在“修辞”的层面上进行某种反讽，则会更加意味深长。
　　须一瓜这些年来备受瞩目，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以为她的小说是别具一种气象的。
小说最寂千人一面，当年“个人化”热时，全是卧室、浴缸加自恋，把“个人化”弄成了雷同化；现
在的一些“底层叙事”，也有简单化和模式化的弊病。
说《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》是写家庭悲剧的，其实是小看了须一瓜，《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》是可以
进行多种解读的。
从故事表层上看，这是一个重新找寻重新发现自我的故事。
主人公因车祸而失忆，而一本来自神秘人物寄来的早年日记，又将主人公引上了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
市”的自我发现之旅。
小说采用后叙事的视角，使读者不能从叙述者那里预知任何信息，只能陪着主人公一起踏上这个匪夷
所思的发现之旅。
主人公要“回忆”的不是早年的日常琐事，而是20年前的一桩杀人大案。
他要追查的凶手或许不是别人，而正是他自己——一个弑父者。
　　这篇小说如以精神分析法来解读，可能是最有意趣的了。
这样一来“回忆一个陌生的城市”便成了一个男人的自我精神分析，成了一个俄狄浦斯的故事。
遗忘是内心潜抑的结果，早年弑父娶母（小说中的“母”被年长一些的女孩阿夕替代）的欲望，长大
后当然要被遗忘。
但遗忘并不等于消失，而只是躲藏到潜意识（一个陌生的城市）里去了。
“那个面貌忧伤”的“就像是从天边而来”的邮差，在给主人公送来记录弑父案件的邮件时，显得极
其神秘——他显然就是来自潜意识的信使，送来了早年的残破记忆和梦⋯⋯整篇小说都有如一个半睡
半醒的怪梦，故事被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轻巧地剥离了出来，时间、年代只是某种符码化了的标识，
其指涉性已被适度地削弱了⋯⋯读者被带进了一个卡夫卡式的情境之中。
　　我不知道须一瓜这篇小说的本义为何，但我相信阅读者肯定可以从其喻指义中，解读出一个弗洛
依德式的箴言——每个男人的心中都隐藏着一个被遗忘了的弑父者。
　　让我更感兴趣的是，女作家笔下的“俄狄浦斯”，会不会就是以性别置换的方式“化了装”的“
伊莱克特拉”？
　　作为昔日“先锋”，格非近年来的作品并不多，但偶一出手仍是功力不凡。
格非的新作《不过是垃圾》也是篇“解构”性的小说，昔日的先锋气象仍旧依稀可见。
死亡，就像个玩笑，更像是一种修辞，身患绝症的李家杰自知来日无多，生命、财富、公司等等都将
不再归他所有，就连死亡本身作为一种修辞也失去了打动他人的效果，变得越来越苍白而可笑了。
作为一个即将告别人世的人，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，那就是大学时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追到手的女
同学苏眉。
苏眉清高、倨傲，一尘不染，一直以来都是李家杰等一班“浊物”心中的痛。
李家杰决定临死之前去看一看这尊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女神，于是两种不同的话语在已经变换了的
语境中又一次进行了“对话”，而“对话”的结果则是：苏眉被“做掉了”——一如昔日般高傲的女
神，在300万的诱惑下，心甘情愿地委身给了“浊物”。
而李家杰所得到的，也不是得偿所愿后的快慰，而是更加绝望的一声叹息：“她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
可这个时代已经永远结束了。
”　　这是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”的李家杰的感叹，也是所有读了这篇小说的人们的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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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罗伟章《奸细》里的中学教师徐瑞星，其所遭遇的也是金钱与良知的困绕，只不过他比苏眉的情
况更复杂也更窝囊。
徐瑞星并不是在钱的诱惑下才做“奸细”的，在金钱面前他始终都能够保持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；相
反地，他的做“奸细”倒真有几分出自一个教师的良知，可惜别人或许永远都不会这么看他。
而且内疚和恐惧也像毒蛇一样地纠缠着他，让他欲罢不能。
做“奸细”不一定就是“坏”人，不做奸细更不见得是个“好”人——小说的高妙之处是将好/坏、
忠/奸等简单意义上的语义对立复杂化了，因为当教育蜕变成一种应试而与求知无关，当学校沦落成市
侩出没的大集，当课本已不再承载知识而只是标明答案，当传道授业已成为某种变相的“反智主义”
时，一切的忠/奸/善/恶亦不再泾渭分明——中学已成为一个“洪桐县”。
　　教育的异化，是个一点都不亚于“底层问题”的问题。
前些年大学里的一些有识之士曾大声疾呼中学的“教育”已与求知相悖，而几年过去之后，中学未见
其好，反倒连大学也有些“中学化”了。
小说《奸细》的文本，有着极强的现实指涉力，有些“问题小说”的影子，但又超越了以往的“问题
小说”。
这种超越其实就是对以往有关“问题小说”的种种“政治正确”的超越，是一颗发现的心灵对于条条
框框和陈词滥调的超越。
小说惟一的遗憾之处，就是对徐瑞星的同情远多于反讽，太拘泥于利与义关系的表象，没能洞穿这一
“反智主义”游戏的深层。
　　胡学文的《命案高悬》，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小说的结构，他以一种很“文本”的方式，向我
们揭开了覆盖着乡村的帷幕一角。
《命案高悬》是一篇颠倒了的探案小说，一般探案小说的“叙事语法”通常是侦探主人公推理探源抽
丝拨茧，找出躲藏于读者意料之外的罪犯，最终正义战胜邪恶。
而《命案高悬》却把命案的真相“高悬”了起来，而且案情也一点都不复杂曲折，复杂的倒是“体制
”对真相的极为严密的守护过程。
而充当第一道防线的守护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本该作为“苦主”的死者的丈夫。
小说中惟一的一个真正关心案情并决心破解此案的，既非公安也非侦探，而是最初引发命案的“祸头
”——一个村中负点小责的游民吴响。
他最初对尹小梅心怀不轨，孰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，就在他设下的陷阱即将有所斩获时，尹小梅却被
更大的干部毛乡长带走了，之后竟又不明不白地死了⋯⋯于是吴响以他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调查。
耐人寻味的是，吴响作为“体制”中的一名小卒时，尽可以去欺男霸女狐假虎威，没有人觉得这有什
么不对；而当他被命案所震惊，带着愧悔的心情去做点“好事”时，不但被清除到了“体制”之外，
而且更遭受了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处罚⋯⋯　　致此，命案的真相到底怎样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更
为重要的是，到底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真相在权力的守护下依旧“高悬”。
　　《蚂蚁上树》则是篇写平凡人平凡事的小说，“蚂蚁上树”是平凡如蚂蚁的农民工们的一种自我
的“镜像”，是蚂蚁群、蚂蚁阵、蚂蚁大世界中人对自我的反观。
这些默默劳作在工地升降机与脚手架上的农民工，远看上去就有如“蚂蚁上树”一般渺小平凡。
在多数城里人的眼中，他们不过是些面目模糊的“黑压压一片”，而小说《蚂蚁上树》则“发现”并
放大了这个“底层”群体，让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，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生死爱欲，从而也赋予
了他们人格的平等与尊严。
　　“底层叙事”之所以成为近两年来小说中的亮点，恰恰是因为以前“文学”对“底层”的漠视，
所以现在热一热也是正常的。
06年写“底层”的小说里，还有像曹征路的《霓虹》，孙惠芬的《燕子东南飞》等一些各具实力的作
品。
　　2006年度的中篇小说，在总体上可以说仍是2005年小说的延续，从话语方式上看不出有什么明显
的变异，这是个相对平稳的年度。
不过，2005年里那篇令我极为倾倒的中篇小说——严歌苓的《吴川是个黄女孩》，在2006年的中篇小
说里却没能出现可与之比肩者，这多少显得有些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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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连严歌苓自己的那篇发表于05年末转载于06年初的《金陵十三钗》，也无法与之媲美。
当然，有些东方“羊脂球”式的《金陵十三钗》也还是很不错的，无愧于其赢得的好评如潮。
只是考虑到它原发于05年的12月份，就不便选进06年的小说中来了。
还是那句话，小说的演进是一种话语流变的过程，年度的选本无异于从话语的江河中提取一两杯水样
，遗漏和偏颇都是在所难免的，惟愿其长如源头活水，清且涟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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